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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想
一个案子会办了那么久

刚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在孝

丰法律服务所工作，现在是递铺法律

服务所的副主任。说真的，我从来没

有想过，一个案子会办了那么久。

我的当事人比我小4岁。说起来

也是缘分，我们两家不但能扯上点亲

戚关系，甚至我很小的时候，还和他一

块儿玩过。这都是接手这个案子以

后，捡拾起来的细节。

案子刚指派过来的时候，李想的

伤情已经非常严重。我去他家里了解

情况，他喊我姐姐，只能做一些非常简

单的交流。那一次，我给了他爸爸一

个文件袋，告诉他，以后只要是和李想

有关的任何东西，看病吃药的发票、医

疗记录什么的，都放在这个袋子里。

打官司的时候，都能派上用场。

后来，我陪着他们一家人辗转杭

州、湖州的鉴定机构和医院，对李想的

伤情进行鉴定。来来回回跑了好几

趟，才拿到了鉴定结论。

起诉后，法院进行了调解。过程

中，李想的父母亲多次情绪激动，要求

肇事者还他们一个健康的儿子，钱一

分也不需要。养育了28年的儿子，成

了这个样子，为人父母的，都能懂他们

心里的痛。

这一次的调解结果是，保险公司

赔偿李想各项损失20.7万元。后续治

疗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之

所以没有要求一次性赔偿，是考虑到

后续的治疗会是一场持久战，分阶段

按照实际支出来索赔的方式，会对困

境中的一家人更有利。

几年间
三次诉讼一路相随

2013年，李爱华再次找到我，说李

想一直在用药物维持病情，必须去省

人民医院购买，医疗费和交通费在不

断产生。我陪着李爱华一起去了县法

律援助中心申请办理第二次法律援

助，并且自愿继续为他们提供援助。

接案后问题来了，在向法院起诉

的过程中，肇事者已经搬家，找不到

人，原来的手机号码也换掉了，案件陷

入僵局。

我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和他们

家人一起打听司机的下落。也是老天

有眼，李想的父亲在一张电费催交通

知单上发现了线索，才找到肇事者。

这一次，又是通过法院进行调解，李想

拿到了13万元后续治疗所产生的各项

费用。

时间转眼到了2015年，李想因为

事故造成的癫痫大发作，辗转到省人

民医院做了手术，住院长达50天。他

父母考虑到住院费用，要求出院。事

实上，当时的李想只能躺在床上，随时

需要有人陪护在身边。他的妹妹找到

我，哭诉着。我觉得自己必须再为他

们做点什么。

于是，又有了第三次援助。这一

回，在法院的调解下，受援人拿到了

6.5万元。

他父亲的一句“只要儿子有一口

气，我们就给他治……”让我感触良

多。也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经得起

这般煎熬和考验。

第四回
或许还不是结局

近十年时间里，安吉县法律援助

中心的主任、工作人员换了好几任，案

子每一次主持调解的法官，也都去了

新的工作岗位。今年5月底，李想的父

亲再次找到法律援助中心，表达了想

把事情做一个了结的想法。

了解情况后，我和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驱车一个多小时，去了李想家。

眼前的他比前几年的状况更糟了，需

要靠着拐杖勉强挪动身体，也完全不

记得我是谁。看着他父母斑白的头

发，和明显比同龄人苍老的脸庞，我心

里不是滋味。

这几天，我找出了这些年的案卷

材料细细梳理。肇事车辆当年投保的

额度是50万元，十年里，保险公司已经

赔偿了40万；肇事司机已年过六旬，赔

偿能力有限……现实很残酷，但我依

然希望能够寻找到突破口。比如重新

申请鉴定，比如将肇事车辆所在公司

列为共同被告。

李爱华的心愿是，这一次，对案子

做一个了结。但从专业的角度考虑，

这一次，还未必是结局。近20年的职

业生涯里，我也遇到过许多让人揪心

的案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深

知自己的努力，能给援助对象一家人

带去的意义。

所以，也许前路充满荆棘，但不抛

弃不放弃，正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这十年
是一场迟迟没有醒来的梦

我儿子叫李想（化名），从小挺聪

明的，初中毕业去了杭州打工。在机

关食堂当过厨师，帮别人修过手机。

后来又回到安吉，跟着师傅学会了开

挖机。每个月，有三四千块钱的收

入。这在十年前的农村，已经是很不

错的工作了。

我和老婆那时候也都还年轻，四

处打工赚钱，想着未来的日子，应该

是会越来越好的。

儿子出事那天，是2009年10月3

日。他骑着摩托车下班回家，和一辆

出租车撞了，撞坏了脑子，伤得非常

严重。那一年，他28周岁。

这一天以后，我们一家人的生

活，全都变了。

因为病情严重，李想从我们县里

的第一人民医院，转到杭州的大医院

去治疗。

当时，我儿子有一个谈了很多年

的女朋友，两个人都已经打算结婚

了。出事以后，姑娘也是六神无主。

就在我们转去杭州治疗的前几天，我

找那姑娘谈了。我对她说，你不要等

我儿子了，别耽误了自己的下半辈

子。那以后，我们一家和那姑娘就再

没联系了。

我们做父母的来遭受这些苦，就

够了，没必要拖累人家姑娘一辈子。

无数次
想要放弃却又狠不下心

车祸之后，医院的诊断是：头颅

外伤，后脑积水，继发性癫痫。刚开

始住院治疗的时候，每天的医药费清

单就像流水一样过来。肇事司机垫

付了一部分，但是李想伤得很重。医

生告诉我们，后续的治疗还需要很多

钱，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儿子主要的伤在头部，医生说，

他只有5岁孩子的智力了。情绪喜怒

无常，说不准什么时候癫痫就会发

作。儿子人高马大，发病的时候，一

个成年人根本按不住他。我和老婆

都不能继续打工了，家里一下子断了

收入来源不说，两个人还得整天围着

他转，没日没夜，端屎端尿。

我们带他去杭州的大医院看病，

医生都让我们回去算了，说治不好

了。最后在省人民医院，我哭着求一

个医生说：我不能放弃他啊，我狠不

下这个心啊……那医生也是个好人，

最后同意给我们做手术。

手术以后，我儿子的脑子（头颅）

里，装了一个机器。在他癫痫严重的

时候，连续按上几十下，把积水排出

去，就能缓过来。

平时他每天都要吃一种抗癫痫

的药。前几年，只能去杭州买。去一

趟配三盒，吃了个把月又得再去。有

一回，我带着儿子去配药，顺便复

诊。回来的路上，因为要看着儿子，

手上又拽着药，在公交车上一不当

心，手机、钱包、发票全都被偷了。还

是好心的老乡给买了车票，我们才回

的家。

找援助
希望这次能做一个了结

2011 年，我们听人说，有一种律

师，可以免费帮助穷人打官司。于是

我们就去了安吉县法律援助中心碰

碰运气。给我们安排的是位女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张莺，一来二

去还和我家扯上点乡里乡亲的关

系。法律什么的，我们也不懂，张莺

很尽心，我们就一直照着她说的做。

很感谢县里的法律援助中心，2011

年，2013 年，2015 年，三次帮我们援

助，一共讨回来40万出头的救命钱。

一年多前，村里把我们家的情况

上报之后，湖州一家医院的医生每个

季度来到镇上给李想做检查，还给我

们送药。

经济上来说，压力比车祸刚发生的

时候要小一些。但这两年，李想的病情

没有半点好转。我到处求医问药，希望

能有奇迹出现，花下去不少冤枉钱。有

人劝我，别去听信那些不正规的卖“药”

的，都是骗钱。我也知道，但我心里总

还是存着一丝丝念想，希望哪个偏方吃

下去，能有奇迹发生……

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照顾儿子也越

来越力不从心。所以上个月，我又一次

找到法律援助中心，希望他们再帮我一

次，把这个案子做个最后的了结。

面，李爱华说——

面，张莺说——

口述：李爱华 张莺 整理：陈岚

他叫李爱华，家住安吉县章村镇茅山村。今年64岁的他膝下有一子

一女，可儿孙绕膝的幸福，对他来说却遥不可及。2009年的一场车祸，让

他唯一的儿子重新“回到”了5岁，再也没有“长大”。

她叫张莺，安吉县递铺法律服务所副主任。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的18个年头里，她每年都要办理十余起法律援助案件。但李爱华家的这

一个，她办了近十年。

草蛇灰线，伏行千里，在这两个普通人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没有奇

迹逆袭，有的只是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让人动容的质朴亲情和单纯坚守。

我们这我们这1010年年————
为了为了““永远永远55岁岁””的的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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